












     
   昆剧的名著改编搬演，如《桃花扇》《牡丹亭》《长生殿》等，由于原著蕴
涵着丰富的行当程式，故这一类剧目的舞台呈现，最接近于昆剧舞台艺术的原
生态。《小孙屠》则不同，原著并非昆剧传奇，而是宋元时期的南戏，且在
《永乐大典》中仅存残本，由于现代编剧方法的介入，文本中的角色行当程式
在改编（很大程度上是创作）过程中已被淡化，因而新编昆剧在舞台上的“昆
化”，对一台演员都是严重的挑战，拒绝或乱套表演程式都必将弱化乃至消解
昆剧的生态含义。 
孙必贵（即小孙屠）被定为“丑”，饰演者李鸿良为把人物纳入自己的行
当轨道，可谓处心积虑，且时不时闪烁出他的创造天赋。如《小孙屠·诱逼》
这场戏，小孙屠回家时忽然听到嫂子房中有陌生男人的声音，即快速以“矮子
步”到房前，戮破窗纸向房内窥视。“矮子步”原专用于小丑家门的“五毒
戏”之一《义侠记·游街》中侏儒武大郎，是丑行的一种特殊步法，李鸿良的
创造性搬用，在规定情景中把当时人物急于弄明真相，又必须悄然隐声的心态
刻划得淋漓尽致。《进香》一出，小孙屠持篙把橹的身段脱胎于《玉簪记·秋
江》的艄公，演员模拟船身行进时的颠簸、晃动，如临其境。细心的观众会注
意到，当船头的孙母（刘异龙饰）、孙必达（程敏饰）转身动作时，船尾的
“艄公”必相应作云步，调整自己的体位。无时无刻，李鸿良总是和前面的演
员保持在一条直线上，无论船头的演员动作幅度与节奏如何变化，靠着舞台上
的临场经验，李鸿良绝不会让“船体”发生片刻 “断裂”。类似的丑行表演程
式的巧妙运用，又如《现鬼》一场孙必贵死而复生后的一系列的肢体语言，如
搓步、小甩发、云步、打脚尖……，无不以小丑家门的表演程式动作化而用
之。至于《盆吊》中深沉而激昂的大段干板，其声调节奏之轻重变化，仿佛行
云流水，使人物向恶势力控诉时所迸发的悲愤激情从而一泻无余。小孙屠是个
屠夫，在传统昆剧的丑行中没有现成的可以借鉴的形象典型，然而李鸿良凭借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
扎实而深厚的丑行功底，既细腻地套用了程式，又有所改进，出神入化地塑造
了小孙屠的立体形象。 
昆剧虽有严格的行当区分，但行当的界线其实并不截然分明，甚至粗犷如
净行也可运用旦行的技巧，而同行的细家门则更是相通无间。李鸿良所饰的孙
必贵已把文丑、武丑融为一体，而程敏所饰的孙必达又把生行的多重细家门揉
合在一起。在文本中，孙必达是个落第书生，因怀才遇而常借酒浇愁，他自视
甚高，心中仰慕的是风流名士，程敏就把角色行当定位于“官生”。第二场，
当他酒醉而归，在抒发他怀才不遇和抱负破灭的痛苦时，程敏借鉴了《太白醉
写》的感觉和身段，让人物贴近于李太白式的“大官生”；当他的兄弟孙必贵
对他娶妓女为妻而深感恼火，而母亲又要责打兄弟时，他拼命护着兄弟，自己
反而受了冤枉板子，此时此景，仿佛《贩马记·写状》中赵宠因妻子违反法规
私探父监而对她又恨又爱，程敏的表演因此又近于赵宠的“小官生”。然而，
“官生”只是人物行为的基点。第三场进香行舟，为了表现母子情深，程敏跳
出“官生”，借鉴了《秋江》中潘正的“巾生”形象；《盆吊》一场身陷囹
圄，又借鉴了《十五贯·男监》中熊友兰“穷生”的身段。《诱逼》中，孙必
达手执酒壶，步履蹒跚，眼神虚而带光，口齿纳而清晰，俨然太白醉归，然当
他面对妻子李琼梅苦苦劝他戒酒时，不禁郁闷攻心，悲从中来，对妻子道： 
你只知贪恋儿女之情，可知我心中苦么？功名不就，故而追慕名士风流，
寄情诗酒。唉！……与几个学友聚在一起同病相怜，借酒浇愁！ 
这一段与妻子的对白，从“可知我心中苦么” 起，突然从“官生”窜入了
“穷生”，这样巧妙的行当串换因情而异，特别需要演员的戏剧修养。 
《小孙屠》中的女主角李琼梅由徐云秀饰演。舞台上的李琼梅，性格非常
复杂。一方面她好不容易脱离妓籍，一心从良，但同时又经不住旧相好朱邦杰
的威逼勾搭，当他们的私情被梅香发觉，她目睹朱邦杰残忍地杀害了梅香，却
甘愿为他隐匿罪行，并伙同他移花接木，陷害自己的丈夫入狱，以至将要遭受
极刑。徐云秀饰演李琼梅也主要通过行当把握，适时地进行转换来创造人物的
多重性格。例如她主要以“五旦”的唱念、身段揭示她对真爱的渴望，又以小
六旦行当在孙母面前展示了自己的孝顺的天性，而她在经历朱邦杰手刃梅香的
全过程以及在坟场“见鬼”时，她的大幅度水袖动作，激烈的跪步以及对唱腔
音量的把握，很大程度上运用了剌杀旦的程式。行当的复合应用，恰到好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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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了人物的多种性格层面，既有少女的纯情矜持和虔诚向善的一面，也有难
耐寂寞、助纣为虐的另一面，尤其在她一步步陷入犯罪深渊时，徐云秀对她那
种无奈、不安和恐惧的心理作了入木三分的刻划。 
徐云秀是江苏省昆剧院的实力派，基功扎实，爆发力强，在新编昆剧中塑
造人物有丰富的舞台经验，相传与她搭戏，如功力稍稍不济，就有可能被她逼
出破绽，处处落在下风。《小孙屠》中与她搭戏的角色是由柯军饰演的朱邦
杰，演来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朱邦杰同样是具有两重性格的人物，身为开封府的令史，他在包拯手下为
官，且擅弄文舞墨，显得风流倜傥，但暗中他寻花问柳，坏事作尽。柯军在作
人物分析时，用一句话对他作了概括：一面孔的道貌岸然，一肚子的男盗女
娼。“道貌岸然”是朱邦杰的“人面”，“男盗女娼”是朱邦杰的“兽心”，
朱的“人面”无非是为了掩盖他的“兽心”，甚至只是为了加倍地扩展他的
“兽心”。正是人物性格的这种两面性，成为柯军在舞台上创造性地运用传统
行当程式塑造人物的参照。 
朱邦杰为了讨李琼梅的欢心，竭力要展示自己的“人面”，柯军以“巾
生”的功架，摆着折扇，轻履曼舞，歌以小嗓，尽量伪装着多情潇洒，展示出
翩翩风度来，尽管如此，他还偶尔会流露出些许“副”的油腔滑调，以此向观
众告示，他对李琼梅仅仅出于一种占有欲，并非真爱。但李琼梅一开始拒绝了
他： 
朱：琼梅，良宵苦短，你我…… 
李：不不不！（挣脱） 
朱：琼梅，你该知晓，我乃衙门令史，不同常人，苦思计谋，得有今
日，来来来呀！ 
这时柯军剥掉了人物的伪装，突然收起“巾生”的小嗓，改用副色的大嗓
念白，真正放出“副”的手段来，粗鲁地把她推倒在床上，立时展现了“兽
心”的另一面。而当梅香无意中撞破这一幕时，柯军即转入他“武生”的本
行，娴熟地挥舞匕首，剌死了梅香。 
柯军手中有两件道具，一是折扇，一是匕首。折扇用来展示他的“人面
“，伪装他的儒雅与正经，这其实是用来遮醜的特殊道具，遮醜是为了作恶行
凶的隐蔽畅通，因此这把折扇其实不亚于一把地道的匕首。柯军执折扇，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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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用握匕首的手法，别出心裁地外化了内心的阴毒。因而剌杀梅香的匕首，其
实是他久藏于心中的匕首的外用，只是平时被美化为一柄斯文的“巾生”折扇
而已。巾生、副、武生等行当的巧妙结合与转换，柯军赖以成功地完成了人物
两面性格的塑造。 
随着昆剧继承发展事业的前进，新编昆剧的比重将会增大。传统表演程式
在新编昆剧中的创造性运用，作为一个新的课题已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传
统”和“新编”的矛盾统一，一个关键词就是“创新”。“传统”可以看成是
“创新”的延续，而“创新”就是一种“传统”。《小孙屠》的表演艺术家以
自己的艺术成就交了一份非常出色的答卷。 
 
 
 
